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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你家太舒服了，我都不想走了。”那会儿，我穿着家居服，照顾着
发烧的女儿妞妞，妞妞倚在我身上，脚丫子蹬在朋友身上，我们三人分享着一
张宽大的沙发。电视播着动画片，我和朋友杂七杂八聊了很多事，老公坐在马
扎上，一会儿切西瓜，一会儿拿烤地瓜，不时参与讨论。简装的房子，混搭的家
具，茶几上孩子的玩具占了一半，今天家政大姐帮我们整理过，比平常干净些。
我说，那别走了。
“你家太温馨了，我都不想走了。”同样的话，另一个朋友也说起过。那时候

我们两家每周六都聚在一起聊天，不是去她家就是来我家，她们每次来了都不
想走。我说，那我们去住你们的精装房，你们住这儿。

我蹭朋友的车到家属区D区拿桃子，然后慢步走回来。夜晚的 E区很漂
亮，道路修整得很好，很多家已经亮起了灯，健身区有很多孩子在玩耍，夜晚的
风非常凉爽，桃子不沉，我脚步轻盈。妞妞有爸爸看着，老大基本已经独立了，
难得的独处时间，感觉幸福得要笑起来。

路上接到老三的电话，商定明天她来学校报到的事，我说，今天家政大姐
干了一天，把家里打扫得可干净了，带着小五月过来吧，让孩子奶奶在家看孩
子，我们陪你去报道。

在晚风中漫步，想起如今的生活，不免浮想联翩：
大姐是我请的第三个保姆，主要帮我干家务。生完老二，我体力大不如从

前；孩子爷爷奶奶八十多了，也没办法来帮忙；母亲因父亲突然离世倍受打击，

情绪很不稳定，一不高兴就撂挑子。所以，我们商量请保姆。
第一个保姆因为离家远，没进校门就回去了；第二个保姆嫌我们洗衣机坏

了，老让她洗衣服也不干了。这个大姐是东北人，都说东北籍的保姆性格暴躁，
最初我心里很是忐忑，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找她。

房子大，她喜欢干着活跟我聊天，我在卧室照顾孩子听不清她说啥，不回
答觉得不礼貌，回答又听不清，苦恼了一阵。后来，我发现她会帮我整理房间，
干一些我没有交代而且比较繁杂的家务。大姐性格温
和，无论交代她干什么都没有怨言。因为处得舒服，每
次她来我都心情愉悦。我决定大扫除的时候，她帮我
拆被子，洗窗帘和刷鞋；我忙工作的时候，她不需要我
提醒就可以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有时候我们有事
出门，会让她看孩子；如果带孩子出门，就让她自己留

在家里打扫；如果我有特殊的安排，会让她早来；有时
候过分忙了，就让她晚走一会。孩子生日，我会安排大
姐在的时候过；她儿子结婚，我们也会表示一下。有时
候我会遇到难事，她会帮我喂孩子，说些家常话安慰
我。虽然是雇主与保姆，但心里的感情一天更胜一天
地加深，总觉得有大姐在，怎么都好。

还有一个开车的师傅，我们认识十多年了，没买
车的时候一直帮着我们接送孩子，或者接送我们的
“七大姑八大姨”。他几乎认识我们家的所有亲戚朋
友，当然，所有亲戚朋友也都认识他。很多时候明明可
以打滴滴，但也是叫他的车。重要的人或者重要的事，
也都觉得安排他放心。

这些人，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却对你有了别样的

意义，让你对这个世间生出许多的留恋。
而你，可能也对他人有着别样的意义。

那一晚，微风吹拂，心灵放飞，就如一
个小孩偷吃到了最甜的糖果，没来由的喜
悦弥漫在心间。你的心里燃着一团火，照
耀着脚下的路。

这个世间有你，真好！这个世间唯有
你好！

世间唯有你好
阴 数学学院 赵秋兰

我从小就爱吃甜食，但是那个时候糖之类的东西是稀罕物，
只有过年过节我才能吃一块糖，喝一杯红糖水，我吃完糖喝完糖
水必须得咂咂嘴回回味。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是中学的时候，当

时，我在县城上高中，同桌带了一块手掌一样大、黑黢黢的东
西，她对我说：“这个是巧克力，你要不要来一个？”

她又温柔地说：“我给你掰一块，我爸爸说了好吃的得一
块分享。”

她给我掰了一块，那巧克力的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我
一口放在嘴里，乍一吃发苦，越嚼越有甜味还有牛奶味。

月末，放假回家，父亲还是跟往常一样在门口等我回
家。

我在餐桌上跟父亲说：
“爸爸，你吃过大板巧克力
吗？你知道它的颜色吗？巧
克力先苦后甜……”父亲带

着一脸疲惫跟我说：“吃完
饭，快去把作业写了。”
我摇摇头比划着说：“爸

爸，你相信我，这个比糖还
好吃。”

可能是我渴望的眼神
触动到他了，父亲无奈地说
了句：“你不是还有四个月
考大学吗？你考上大学，爸
给你买。”

中学时代可能是我这
一生中最单纯的日子了，那
个时候一天当中最大的乐

趣就是跟同学们挤在楼道
窗口上看晚霞。其实，那
时候父亲微薄的工资
也只够糊糊口，这
巧克力在当时算
奢侈品，我有
点后悔跟

父亲要巧克力。
我高考结束那天有那么一刻感觉

到如释重负，大老远就看见父亲在门口

等着我了，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书，像动
画片里的小和尚那样跑回去。我父亲笑
着说：“回来了？回来就好。”接着他从身
后拿出一块大板巧克力来笑着说，“祝
贺你中学毕业。”

我高兴地把书包一扔，这是我成人
以来，第一次拥抱我的父亲，我进房间
三下五除二就把巧克力吃了，味道感觉
有点怪怪的，但这是幸福的味道。第二
天起床，珍视地看了一眼巧克力的包
装，回味着巧克力的味道，惊奇地发现这个巧克力已经

过了三个月的保质期……
我的家里虽然有的时候揭不开锅，但是我的学费，

我的父亲从来没拖延过。我上大学后，父亲的腰杆更挺
了，我工作安稳之后，就把他接到了城里跟我们一起生
活。再后来，我也成为了父亲。

某个周末，上中学的儿子也放假回家，我在家里看
着父亲进进出出找钥匙，儿子看到爷爷一直进进出出各
个房间就问他：“爷爷，你在找什么呀？”
“我在找我的钥匙。”
儿子疑惑地问他：“钥匙不就在你腰带上系着吗？”
父亲讪讪地笑：“哦哦，看到了，在这，广场有舞会，

我先走了。”

到了饭点儿，还不见父亲回来，我跟妻子急忙着出
去找他，走到单元门楼下看到居委会张阿姨领着我的父
亲走过来，我妻子跑过去接着他们。张阿姨开玩笑说：
“老王也该弄个导航挂身上了。”

张阿姨悄咪咪地跟我说：“小王啊，你爸爸，最近总
是忘事，前几个月还能跳舞，现在直接记不住舞步了，他
今天差点走出小区，我老伴儿之前也是这样，你啊，有空
带他去医院看看。”

听了张阿姨的话，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
就带着父亲去跑了两家医院做检查，结果是阿尔茨海默
病。

从医院出来，父亲闹着要去超市，我带他到便利店

里，他嘴里一直念叨着：“巧克力，巧克力在哪呢？”
我笑着说：“爸爸，您孙子不喜欢吃甜的，别买了。”父亲
弯着腰从货架上选巧克力说：“这不是给我孙子的，
这是给我儿子的，我儿子从小喜欢吃甜的。”找了
一番没有找到那种大包装的巧克力，父亲大
声说：“售货员！这里怎么没有大板巧克
力啊？”
我又带他去了超市，他发现大

板巧克力后，脸上露出得

意的笑容：“我儿子考上了大学，我们村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是我

儿子，我答应了他，能不给他买巧克力吗？”
他逐渐地忘记了很多事，甚至忘记了我们的模样，但是他还

记得儿子的喜好，我的眼泪在眼眶里一直打转。
我再三思索决定把他送回老家，再请两位护工照顾起居，至

少乡邻百姓都会照顾一下，至少落叶归根。
虽然他每天都按照医嘱吃药，但是他的病越来越严重，生活

逐渐不能自理。他把两个护工锁在门外饿了自己一夜，趁护工做
饭、上厕所的时候跑出去被邻居送回来，但是他每天都会守在门
口，在等一个人回来，护工求着他回屋吃饭，他说：“他俩没回来，
等他们回来一块吃。”

周末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回去看他，他坐着轮椅在门口等着
我们，他脸上很高兴，见着儿子就问：“回来了？爸爸给你买了巧

克力，上不上大学都没事，等你回家吃饭呢！”
我儿子说：“回来了爷爷，我们回家吃饭。”
一周后，我带着妻儿回老家，路上收到护工的电话说：“你父

亲走了。”
我急速地往家的方向赶。
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换好了干净的衣服。护工红着眼说：

“他给你留了一袋子单晶冰糖，两天前非要去买什么巧克力。他
已经起不了床了，小郑赶紧跑着去买了，放在他手里，这才安静
地睡了会儿，起来又说要楠木箱子，我们俩又把箱子搬到他床
边。昨天还吃了一点儿饭，可是，他到晚上的时候话已经说不出
来了，呜呜了好几声，我们俩都没有听明白，很抱歉。”

他的箱子里有冰糖、麻花、解放帽、女式日记本、各季节的衣

服……最上面放着巧克力，他到生命最后仍然记得，他最爱的儿
子喜欢巧克力。

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否认，当意识到所爱之人
已经离去，取而代之的是苦楚还有内疚。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办理手续，从那刻起，我既是一个儿子
的父亲，也是一个永远失去父亲的儿子。

再也没有人会一直在门口等我回家了。
我拿着户口本，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忘记了生前事，忘记了身后事，只惦

记他的儿子，我也总以为他会有很长的时间。我选了一
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朗目疏眉，神采飞
扬。

每年他的生日，我都坐

在他的碑前，说说话，陪
一杯酒，不过，父亲
再也没有回应。

父亲的巧克力（小小说）

阴 文法学院 夏金融

新生军训结束，学院又张罗起了一年一度的草地音乐节。都说雏凤清于老
凤声，我大概果然是老凤了，心里再也不复一年前初入校园时的期待。

总得花时间费心思拾掇一下，不为取悦任何人，只是如此才好与这欢腾的氛
围相称，但也太过折磨。而且这响彻云霄的音乐声，会在夜晚变成心脏的起搏器：
砰砰、砰砰……好强的濒死感，我宁愿躺在床板上看着掉了一个角的蚊帐发呆。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我深知这样的道理，所以常从轰鸣的、热闹的场合出

走。欢歌笑语如川流不息，有人悄悄涌向支流。
过去乃至现在，我都期盼有人发现我莫名的悒郁。和那位久负盛名的韩女

作家一样，我喜欢玩这样的小把戏，用自己的不在，让别人发现我的存在。
这是从小带到大的毛病，比起歇斯底里，我更擅长用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满

与不屈。忽地黑下脸来，一言不发，或是冷冷地附和一切，直到对方终于如我所
愿，举出白旗。

沉默是我轻飘飘的武器，没有横尸遍野的杀伤力，充其量只是个透明塑料
袋，却能掩住敌人的口鼻，不分轻重缓急地使敌人窒息。这甘愿受刑的敌人往往
是我最亲近的人，我的父母。
半年多以前的寒假，我印象里是很冷的冬天，夜空总是很沉寂地压迫着。过

年时家里有许多烟花鞭炮，年后还堆了几大箱预备十五时放。有喷花吐珠，线香
爆竹，还有架子烟花；有桃金赤红，也有茶青禾绿，每一样都新奇有趣。当时的我
还像个心智未开的孩子，总吵吵嚷嚷要出去放花。母亲有点担心，又不是初一十

五，是否太过张扬？父亲则是从来不顾及这些，搬起箱子就吆喝我出门了。
我特地留了一排水母烟花，交代家里这个要等到十五时再放。关于它，我心

里有无数美丽的遐想，可真的等到十五那天，我却不知为何与父亲闹起了别扭。
他忘性很大，早就将我的愤怒抛掷，兴高采烈地叫我去放烟花，而我拉着一

张脸，挺在被子里不吃不喝不作声。

外面烟花呲呲作响，空气浓稠起来，弥漫着歆献给神明的香火。我按捺不了
悄悄看，几乎就要动摇了。

却见外面一群邻家的孩子手里拿着我的喷泉呲花，围着我的父母，他们笑
着，撒下彩色碎纸与烟花。是可忍，孰不可忍？突如其来的委屈汹涌地淹没我，我
缩回被窝，恨不得黎明快些到来，再快些，如此我就能尽早回学校。

我只是想用自己的不存在，更暴烈地证明我的存在。这招数我屡试不爽，包

括在这个月圆的夜晚。父母轮番回来劝我，用尽诱哄的词句，我痛恨彼时自己做
作地拿乔，坚决不要出门，因为我感受到了“背叛”，这沉默是对他们的惩罚。

次日临行前，父亲大笑着变出一只蓝色的长盒子———装着我最想玩的水母
烟花，可是白天点燃并不美观，且母亲又要瞻前顾后说什么上个学也要放个烟
花未免“太张扬”，于是说好留到我下次放假回家再放。

果然又一次妥协，我暗中得意，并不知晓这约定再难实现。
我再也不能用这个招数对付父亲了，一场重病攫取了原本的他———原谅我

只能用这个暴力的词语去形容———从躯壳中把灵魂抢走了。我趴在病床边扯着
嗓子喊他，除了陌生又带着几分困惑的眼神，没有回应。从此，被沉默钝刀锉肉
的那个人变成了我。

许多个暴晒的日子，我在阳光下忙碌，却如行尸走肉。我想不通为什么厄运
偏偏找上我，刻毒地怨了这个恨那个，最终还是最唾弃自己。
捱过一个漫长的夏，我终于从医院回到家中。那盒落了尘的水母烟花依旧

静静地躺在杂物中，好像也很大度，没有质问我的失约。我苦忍久矣，禁不住失
声痛哭。

过去我一度自以为高明的手段，如今看来它之所以奏效，不过是因为有
人心甘情愿屈服。我想人最终还是会走向孤独，所有能为我托底的人都会渐
渐离去，再也不会有人关心我的“不在场”。那么我还要继续孩子气地逃离筵

席吗？
多少次，

我对自己说算
了吧，因为天气
好，因为天气不好，
我总有理由为自己
开脱。可午夜梦回时分，
我常常忆起那至今没有绽
放的蓝色盒子水母烟花。人
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喜悦本
就难得，为什么我还要像罹患了恋

痛症一样自虐呢？哪吒剔骨还父，李靖都
未必真心痛快。

喜悦本就难得，我最终决定还是尽可能多一些
去触碰快乐的场合，或许一时负累，总好过年深月久后的悔恨
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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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东升西落却每天照常升起，人生颠沛流离却还要咬
着牙继续，从来是风花霜月了无痕，人间自有情义在。终归，我
们都是感情的奴隶，在品味时光的微醺中渐渐懂得了一些道
理，也遇到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情，原来，回忆也是一剂良
药，即使苦口也回甘。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国庆假期临近，蓦然回首才发现这已

经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三十个国庆假期了。没来由地想起了 1999 年，
那年的国庆正逢祖国五十华诞，至今仍刻骨铭心。因为那时我们的祖

国，正处在前进路途上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那年发生的事情影响深
远，如今看起来仍足够关键。
那年我们启动了世贸谈判，迫切地想融入世界经贸体系中搏击冲

浪，但总有人出来捣乱，从多个方面打压和堵截，甚至在科索沃战争中
轰炸了我国大使馆，致使三位烈士的生命终结在那个新千年的前夜。消
息传回国内，华夏震怒、民众沸腾，民间的抗议活动一浪盖过一浪。今天
我还记得老矿院南门那些拉着横幅愤怒声讨的学生，那一张张激愤的
年轻脸庞上不甘心的热泪。校园里到处贴满了清算美国的大字报，犀利
的文字像一把把尖利的匕首，控诉着美国对华夏犯下的罪行。我也在这
种情绪的激荡下写下了一篇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
的战斗檄文，被当时的《山东矿院报》第一时间全文刊登。校园里很多相
熟不相熟的老师，路上遇到我这个作者说得最多的就是“解气”。那是

那些年我写的最自豪的一篇文章，它代表了我的成长，见证了共和国
的激情岁月，像一颗钢钉，深深地钉在了记忆的留言板上。

之后，我们知耻后勇，痛定思痛，默默耕耘，不断地创造辉煌告
慰英烈，在发展和进步中走过了一个个不眠的日夜。于是，世贸组
织被我们登堂入室且反客为主，2008 年奥运会让我们办得空前绝
后，在载人航天空间站方面我们一枝独秀，就连月球背面也说走
就走，没事翻翻土。面对疫情，我们空前团结，万众一心渡过难
关。一个经济上位居世界第二，凝聚力、战斗力爆表的东方大
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当前世界局势热油滴水般激烈的时
刻，一发穿云箭响彻太平洋，世界顿时安静了。这叫什么？
这叫实力。就像门口看停车场的大爷说的“我也想低调
啊，但实力不允许啊”。

所以，我自豪，同一片蓝天下，岁月经过了
二十五次四季更替，我的祖国就已经变成了
我梦中的模样。她隐隐带着强汉的倔强、
盛唐的高傲，以及骨子里的自信，为这
个喧嚣纷杂的世界保留了一方乐

土。而我们就幸福地生活在这
里，这才是世间最可爱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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